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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岁的罗江禹出现在视频
电话那头，满头银发，依然很
美。这让人完全可以想象她年
轻时的样子。那时候花灯戏如
同“偶像剧”，她和其他演员
就 是 “ 粉 丝 ” 追 捧 的 “ 偶
像”，至今回忆起来，她的语
气里仍透着兴奋：“那时我们
演 《女飞行员》，海报一贴出
来，大伙儿都来围观，简直就
是轰动。”演了 《救救她》 里
的老师后，走在街上都有人惊
喜地喊她在戏中的名字：“方媛
老师！”

1956 年，贵州省花灯剧团
成立，1957 年招进第一代专业
工作者，17 岁的罗江禹就是其
中之一。这一拨年轻的花灯工
作者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一起
下乡，在省内各村寨里训练和
演出。“1956到 1966年，是花灯
戏最繁荣昌盛的 10年。”那些年
的省花灯剧团排演了一批代表
剧目，《七妹与蛇郎》 演了 100
多场，最成功的演出现场是台
上台下一起唱，好比如今超人
气歌星们的现场演唱会。这出
戏如今仍是花灯舞台上常演不
衰的经典剧目，被一代代花灯
戏演员唱响。那时的花灯戏，

“火”到买票需要排长队，罗江
禹记得在人民剧场演出 《哑姑
泉》 时，买票的人们头天晚上
就带着板凳和被窝，在购票处
的外面等候通宵，直到第二天
一早剧场开门时购票。观众们
热情高涨，演员也士气大振，

“我演女主，连演 40 场，嗓子也不哑。”有
讲述见义勇为的剧目 《平凡的岗位》，自创
剧目 《女飞行员》《丰收之后》《东方女性》
等，以及一批风格浓郁的小戏，比如 《拜
年》《打舅娘》《典型人家》等，花灯歌舞也
有。每年剧团要排演四五部大戏，另外也搞
小戏歌舞，从不为票房发愁。

不仅贵州，花灯戏在那时候的半个中国
都很火。那些年贵州花灯剧团走到全国各
地演出，北京、郑州、延安、九江、武
汉、南京、上海……贵州花灯戏在天南地
北的舞台上亮相，“吸粉”无数，如同今
日明星们的全国“巡演”。“我们坐火车
坐船，走遍半个中国，走到哪里都充满
活力，比如给解放军洗衣服，在火车上
就 给 人 倒 茶 倒 水 ， 太 乖了，大家都很喜
欢。”罗江禹的回忆如昨。

今天的人们置身于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多
样的娱乐方式中，很难领略曾经花灯在文娱
生活中的风光无二。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原社
长孙凤岐发表在 《花溪》 杂志上一篇名为
《跳花灯》 的文章里，回忆了黔北小城里
“跳花灯”的场面。文中写道：“听老人说，
民国初年，庆贺‘共和’，县城里举行了一
次花灯盛会，鞭炮声，锣鼓声，整整响了三
天三夜。1949 年欢庆解放，又足足跳了半
个多月。‘跳花灯’成了故乡人民表达喜悦
之情，期冀美好未来的一种简朴的文艺形
式。”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己童年时
所见到的“跳花灯”是这样的：“在一阵紧
锣密鼓中，‘演员’出场了，站在愈来愈小
的人圈中间。故乡的跳花灯，不像东北的

‘二人转’那样由一男一女表演，两人都是
男的，一个饰‘唐二’，一个扮‘幺妹’，扮

‘幺妹’的把白毛巾往头上一扎，就算是旦
角了……锣声一停，二人边跳边唱，‘幺
妹’舞动手帕，‘唐二’摆弄双手。唱完四
句灯词，锣声再起，二人绕圈旋转，接着再
来个‘鲤鱼戏水’，‘唐二’围着‘幺妹’边
转边逗，而‘幺妹’故作忸怩的样子，用手
帕遮住大半个脸，留出一对大眼晴，与唐二

‘暗送秋波’。演到此时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一
阵哄笑声，老太婆笑瘪了嘴，大人们笑弯了
腰，而与我一般大小的娃娃，笑得直蹦直跳
……”对于他来说：“跳花灯时那种亲切的
乡音，朗朗上口的词句，演员惹人发笑的神
态，尤其那种喜庆热闹的气氛，足以把我迷
住。岂止是我，故乡的男女老幼，皆大欢
喜。”

据当年在贵阳市文化局艺术科工作的魏
岩撰文《贵阳地区的花灯》所述，花灯戏作
为贵州地方剧种，从民间花灯基础上发展而
来。一开始只有歌舞，后在歌舞中加入小
戏，再后来发展为演出本戏。1952 年在中
苏友好月活动中，贵州文艺演出团编排出花
灯歌舞 《五朵红花》，第一次将这山野之花
搬上都市舞台，从此结束花灯只能在农村演
出的历史。 1956 年 12 月贵阳市以花灯剧
《刘三妹挑水》 参加了贵州省第一届工农业
余文艺会。1956 年贵州省花灯剧团成立，
这标志着花灯剧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场坝走
向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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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很流行 如今仍璀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12 月 4 日晚，戏曲音乐会 《一朵好花一盏亮灯》 在贵阳大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
这台音乐会，的确如“亮灯”般照亮了贵阳湿冷的冬夜。担任领衔主演的著名花灯
戏表演艺术家、梅花奖获得者邵志庆，以精湛的技艺和纯熟的舞台表达，让现场观
众见证了她舞台生命的绚烂夺目——深耕花灯艺术近半世纪，她本人就是常开不败
的“好花”。

作为 2022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展演剧目，这台音乐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贵州文化演艺集团承办，贵州省花灯剧院、贵州省民族乐团执演。音
乐会分为“传统花灯戏”“原创花灯戏”“移植花灯戏”三个篇章，每个篇章里都是

贵州花灯戏中的经典唱段。观众几乎可以一夜越百年，阅尽贵州花灯在不同时期代
表性剧目中的“精华串烧”。

花灯戏这门源自明朝，由民间观灯、社火、祈福仪式等演变发展而来的综合性
民间艺术，自诞生之初就扎根于土地，与贵州生气勃勃的民间生活密不可分。《一朵
好花一盏亮灯》 音乐会里不同时期的花灯音乐，让人仿佛可以乘着音乐的翅膀，畅
游花灯的前世今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一枝独秀”式的流行，到近年来
在文艺的百花齐放中令人瞩目的风采独具。和梅花奖获得者本身是“一朵好花”一
样，贵州花灯戏本身，也是一出好戏。

邵志庆在退休前整理柜子里的陈
年物件时，翻出了 1984 年中央戏剧学
院发给她的一纸面试通知。“我已经完
全忘了这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去。
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当时需要单位
出证明，但单位不放。”她说到这事轻
描淡写，因为在贵州花灯戏舞台上坚
守半生，她放弃的其他机会远不止这
一个。只是在回想起当时那个“不算
最优秀，在团里也不冒尖，人都没长
开”的自己，有点没想明白什么值得
被挽留，最后得出的答案是：“我属于
厚积薄发型。”

1978 年，未满 16 岁的邵志庆考入
由贵州省花灯团和贵州省艺校联办的
第一届花灯班，这是贵州省培养花灯
艺术人才的第一个专业科班。1981 年
毕业进入贵州省花灯剧团后，不仅是
她自己的花灯艺术生命开始渐次盛
放，她也带领贵州省花灯剧团努力进
入又一轮的盛景之中。

说到贵州花灯戏在不同时代的红
火，她说：“年代不同，我们取得的成
就和运作模式都是不同的。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没有其他娱乐方式，也
没有新闻媒体的助推，但老一辈艺术
家给观众带去了正能量的艺术作品，
也满足了人们在文化上的饥渴。有了
他们，才有了贵州花灯戏现在的不俗
表现。”

2003 年，不论对贵州花灯戏的发
展，还是邵志庆自己的艺术生命，都
算是一个关键节点。经历了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的冲击，各个剧
团基本不排演大型剧目，“没戏，剧团
就没法团拢人，演员们学的戏曲专业
也用不上。”终于在 2002 年，贵州省
花灯剧团开始创作 《月照枫林渡》，时
任副团长的邵志庆出演女主角，2003
年正式演出，一炮而红。这次成功极
大地鼓舞了剧团，让当时很多剧团看
到排演剧目带给剧团的活力和希望。

“虽然遇到很多一言难尽的困难，但戏
是演员的生命，也是剧团的生命。排
除万难也要做。我的经验就是人一定
要有追求，坚决不放弃，一辈子只要
把一件事做好，就成功了。”

在邵志庆看来，花灯以前的流行
是自然产生的，是在贫瘠文化生活下
的独领风骚。而现在的红火，则是在
多元的文化生态中的努力生长，需要
更多的主动出击和大胆作为，通过品
牌建设和市场运作，让人从百花齐放
的文艺作品中认识花灯的独特魅力。

“现在有很多的大型平台给予花灯戏展
示的机会，戏剧节、艺术节、戏曲展
演等等，同时各种全国性的专业社团
也很多。贵州花灯戏不能固步自封，
就是要主动走出去，抓住展示自身的
机会，同时通过加入全国性的专业团
体，打开视野，进行艺术交流，提升
贵州花灯的艺术高度。”

2011 年，贵州省花灯剧团转企改
制为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花灯戏的项目保护单位和全国地方戏

创作演出重点院团。经过几代花灯艺
术家的艰苦开拓和辛勤探索，花灯戏
由一个单一的民间艺术形式衍变成载
歌载舞、风格独特、形式多样、雅俗
共赏的地方剧种，在中国戏曲大观园
中花开绚烂。

花灯如今仍闪耀。近年来，贵州
省花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艺术
节、中国戏剧节、全国地方戏曲会
演、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等高
端平台频频获奖，从中国戏剧奖·“梅
花表演奖”，到各届中国戏剧节和中国
艺术节上的“剧目奖”和“优秀表演
奖”，再到全国戏剧文化奖表演大奖、
原创剧目奖、编剧金奖、导演金奖、
领唱奖、指挥奖、音乐奖……惊喜连
连，硕果累累。排演的多部作品获得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多次获贵州省
“五个一工程奖”及“政府文艺奖”
等。2022 年 11月，原创花灯戏曲电影
《月照枫林渡》 荣获第五届中国戏曲电
影展优秀戏曲电影、优秀原创戏曲电
影——将唯一的优秀原创戏曲电影奖
颁给 《月照枫林渡》，这无疑是对贵州
花灯戏这一地方剧种蓬勃发展的莫大
肯定。

12 月 5 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党
组副书记、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顾问王蕴明在“邵志庆贵州花灯戏
表演艺术研讨会”上表示，贵州花
灯戏已从一个地方“小语种”变成
在全国戏曲大家族中产生一定影响的
名剧种。

民间艺术变为地方名剧

12 月 5 日，一场汇聚了全国和省
内戏曲文化界专家的研讨会，在 《一
朵好花 一盏亮灯》 演出后的第二天
举行——专家们对贵州花灯戏和邵志
庆的舞台艺术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
邵志庆认为这其实是以点带面，“通过
权威专家的评论和梳理，弥补贵州花
灯戏在理论上的不足，让花灯戏像其
他大剧种一样理论完备，面目分明，
这样才能不断发展。”

罗江禹和邵志庆持一样的观点，
认为加强贵州花灯戏的戏曲理论建设
是让花灯戏持续发展的基石。“花灯艺
术源于何时?它的原始性状怎样？它是
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了寻找答案，我
把有关花灯的各种资料汇集拢来，排
练演出之余翻开读读，渐渐地便饶有
兴味地读得放不下手。结合我在艺术
实践中所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声腔的
异同，一边读，一边作笔记……我发
现自己对所从事的专业知之不多，愧
疚之心油然而生！”在这种认识的驱动
下，她在 1996 年写下了名为 《地灯、
台灯及台灯的三个灯调系统——关于
贵州花灯剧的学习笔记》 的长文，从

发展、类别、演出形态等方面论述贵
州花灯。

历史悠久的花灯，如何在新时代
持续盛放？除了理论构建，培养花灯
戏的后备人才也是关键。2021 年 3 月
30日，贵州省花灯剧院举行贵州花灯
戏旦角表演艺术流派创立仪式，确立
了罗 （江禹） 派、邵 （志庆） 派旦角
艺术。一位是 1957 年考入贵州省花灯
剧院的第一代专业花灯表演艺术工作
者罗江禹，一位是 1981 年花灯表演专
业毕业进入贵州省花灯剧团的“梅花
奖”获得者邵志庆，两位与贵州花灯
戏接下大半生不解之缘的前辈作为罗
派和邵派旦角艺术的创始人，分别率
后传弟子诵读贵州花灯戏承艺训词。
这是贵州花灯戏承上启下的一个标志
性事件。

为了花灯戏常开不败，贵州省花
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培
养和艺术上的继承发展。目前，剧院
拥有集编剧、导演、音乐编曲、舞美
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造型设
计在内的主创队伍，拥有中国戏剧梅
花奖演员、国家级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及省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各种
专业人才。而无论是在北京专业戏
曲高校里的花灯班，还是本土艺术
院校里的花灯戏专业，更多更年轻
的花灯戏表演者正在养成中。今年 4
月，国家艺术基金 2022 年度艺术人
才培养资助项目“贵州花灯戏表演
人才培养”立项，并在全国启动公
开遴选优秀艺术人才。在 60天的培训
中，邵志庆等文化和戏曲界名家为学
员授课。

作为“梅花奖”获得者，邵志庆
刚刚完成了花灯戏传统剧目 《七妹和
蛇郎》 的表演和录制，作为提交给文
化和旅游部的范本。她是演大青衣
的，而剧中的七妹是小花旦的角色。
60 岁的人演 16 岁的戏，的确让人为
难。排练了很久，大功告成之后她感
叹：“这是我唯一一次不自信。”

花 灯 戏 一 枝 独 秀 的 时 代 一 去 不
返，但蓬勃盛放的姿态从未老去。当
花灯戏的“后浪”扛起大梁，花灯戏

“前浪”就再不必作此感叹。

继往开来方能常开不败

贵州花灯戏旦角流派创立仪式。

花灯戏 《盐道》 剧照。

灯花 戏

花灯戏 《月照枫林渡》，邵志庆饰演刘荷荷。

罗江禹在给年轻学员上课。

花灯戏 《救救她》 剧照。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